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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
SHIYAN DAILY

探 访 沧 浪 山
■ 梅 洁

从寅时雾到子夜月
■ 杨洪霞

故乡的灵气
■ 李胜东

沧浪山，是我故乡十堰市境内的一
座山。严格意义上，它是秦巴山脉中一
片纵横 78平方公里的群山，其最高峰
海拔 1800 多米，比著名的武当山还高
出 200多米。民间流传着“真武大帝办
公在武当，清修在沧浪”的传说。2008
年，这片古老的原始林区被批准为“沧
浪山国家森林公园”。我少小离乡，直
到近些年才知晓这座山的名字。

我的家乡还有一条江——汉水，我
一直视她为“天上银汉”。这条江古时
名为“沔水”，亦称“沧浪水”。屈原在
《楚辞》中曾吟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我知道，孔子也曾唱过这首歌。孔子和
屈原都是游走在汉江畔时，留下了这般
饱含哲思的吟唱。那时，他们歌里的

“沧浪”指的就是汉水。
可为何汉江畔的这座山，也冠以水

名“沧浪”呢？我时常在心中这般自问。
其实，我并非时常惦记这座山，真

正让我牵挂的，是听说沧浪山上有万亩
野生蜡梅——据说数量达几百万乃至
上千万株，堪称华中第一蜡梅园。而
我，对梅的痴情与生俱来……

于是，我常想象“雪海梅香”之景：
寒冬腊月，万亩山野蜡梅盛放，天地间
一片金黄，浓郁的梅香弥漫在百里山
野。白雪自天穹悄然飘落，将朵朵梅花
轻轻揽入怀中。此刻，白雪与梅花相
映，演绎着大自然最美丽、最圣洁的爱
情……

然而，“雪海梅香”终归是想象。我
从未在冬日归乡，甚至未能走进这座距
离城区仅40公里的森林公园。

2025年四月，春风唤我回故乡。我
邀约上两位故乡的文学朋友善清、雨
歌，一起走进了沧浪山。如往常般，性
情甜美的雨歌和她的轿车，成为我们进
山途中最好的陪伴。

守山人王贤文先生在316国道旁的
太阳坡村头等候我们。作为沧浪山国
家森林公园的第一责任人，我们本应称
呼他“局长”或“书记”，他却爽朗一笑，
说：“别，别！我就是一个守山人，看山
人……”言语间，这位中年男子幽默爽
朗的性情里，更透着历练多年的人生智
慧。

森林公园的大门就在太阳坡村边，
我们在门前合影后，王先生便引领我们
一路欢乐前行。

行至一湾风景秀丽的峡谷山涧，王
先生示意我们停下来。只见眼前豁然
开朗，山脚下静卧着一湾清潭，如镜的
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和葱茏青山，宛如
一幅绝美的油画！潭边的石栈、台阶、

观景台都已修筑完毕，我们欢呼着在潭
边拍照留念。

王先生让我们给眼前的景点起个
名字，我和善清不假思索地随口说出

“天池”“仙潭”之类的名称。王先生介
绍，这条峡谷常年清流不断，潭水上方
的桥叫“迴马桥”，下边的这片区域则称

“迴马湖”。这里原来有个叫迴马村的
村庄，只因山大人稀，后来合并到了其
他村……没等他说完，我和善清立即打
断：“那这里就叫‘迴马湾’吧！”王先生
听了非常开心，当即决断：“那这个景点
以后就叫‘迴马湾’了！”

一番欢谈后，车子继续向沧浪山深
处驰去。

我们到了一处名为“太阳窝”的地
方。听王先生道出这名字的瞬间，我
惊喜不已，顿觉浑身似被暖阳温柔包
裹！太阳坡、太阳窝，这名字里珍藏
着山里人对阳光何等深切的珍视啊！
太阳窝路边的土石台墩上，竖着一块
两米多高的青色糙石，石面上雕刻着

“沧浪梅海”四个涂红大字，在青郁的
深山里，犹如霞光般瑰丽。啊，这不
就是我无数次梦想的“雪海梅香”之
地吗？！

站在路边紫红色木栈道上，只见岩
壁间垂悬的梅枝遒劲如铁，满眼新绿将
整片山野层层笼盖。我知道四月不是
梅花花期，但这漫山遍野的梅树，仍引
发我无限遐想——待到花开时节，这里
该是怎样一个清香四溢的世界！

王先生介绍，腊梅开得最盛时，香
气能飘到十里外的太阳坡村，冬夜村里
人都舍不得关窗。他还说，太阳坡村人
已培育出 18个蜡梅品种，正开发蜡梅
相关产业：除了剪花枝通过网络销往武
汉、西安、昆明等地，还以蜡梅为原料泡
酒制成蜡梅酒、提炼蜡梅精油，或将花
苞晒干，缝制蜡梅香包……

我问及太阳坡村的人口情况，他
说：林区内共有三个自然村，原本有
1300多人，但多数人已外出打工或迁居
城镇，如今仅剩 100多人留守。目前村
里正计划以蜡梅产业为依托，吸引年轻
人回乡创业——这万亩蜡梅，可是个宝
呀！

那一刻，我看到守山人王贤文的眼
中，既有愁绪也满含希冀。

离开“沧浪梅海”，前行不远处便就
到了“五女峰”。随着王先生手指的方
向望去，五座青峰秀峦如五位凌空携手
的女子，正逶迤向我们走来。

“你们快来看，它们不是同一种
树！”雨歌惊喜地喊道。顺着她指的方
向，只见路边一棵葳蕤大树的树干半腰

处，竟有一粗壮傍枝凌空而出，叶片与
母树完全不同——这深山怎会有人工
嫁接？莫不是鸟衔来种子自然而然长
成？

“这条进山路修了十几年，来往的
人虽多，却从未有人发现这个奇观，今
天竟让你给发现了，谢谢啦！”王贤文惊
喜地对雨歌说。此刻，聪慧、美丽得如
洋娃娃的雨歌，心里该有多少欢喜！

“以后这里也设个景点吧，就叫‘母
子情深’。”

“再杜撰个千里寻母的故事，肯定
更吸引人！”我和善清忙给王先生出主
意。尽管我向来不喜欢给自然景点附
会俗不可耐的故事，但转念想——在这
原始森林里，“母子情深”的故事，该带
着忧伤而美丽的韵味吧。

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沿着盘山路
蜿蜒而上。

到达海拔 900 米处的林区办公地
后，王贤文让我们换乘越野车，由林区
师傅驾驶。车子刚驶出，便爬上“24道
拐”路段，每一道急弯都令我屏气、心
惊。王贤文却笑着宽慰：“放心，这路师
傅闭着眼都能开！”

眼前的盘山路明显是新开辟的，王
贤文说：“进山这五年来，我大部分精力
都用在修路上，至今已修了 60 多公
里。沧浪山要打造 4A级景区，路是基
础，没有路不行呀！”

话音未落，车子便爬上 24 道拐的
最后一拐，我们到达沧浪山海拔 1100
米处的一处景观——这里原本没有命
名，我被那五彩缤纷的页岩片麻石深深
震撼，便在心中为这沧浪奇景定下“七
彩岩”之名。灰白、玄黄、墨黑、粉红、
幽蓝、松绿……这些叶片状的岩石，不
知是古生代地壳变迁的造化，还是秦巴
山从大海深处崛起时的挤压所致，千叠
万摞地挤压在一起。用手轻轻一扣，岩
片便簌簌滑落。

站在七彩岩的路边，我们遥望不远
处的“白皮松”景观——那是一座刀砍
斧劈般的白色悬崖，半腰处“悬挂”着一
株树龄五百年的白皮老松。王贤文得
意地说：“黄山有迎客松，我们沧浪山有
白皮松。”说完，我们便跟他一起快乐地
大笑起来。

望着层峦叠嶂的山崖，王贤文又
说，他们规划在此打造“高山攀滑”森林
运动场——从山下攀登千米上山，再顺
滑而下千米，最终形成集探险、旅游、观
光、生态于一体绝佳场地。

我听后大惊：“那太刺激了！那不
成了世界级的攀登、滑山运动场了
吗！”王贤文粲然一笑，脸上满是欢喜。

看着眼前的连绵群山，王贤文突然
忆起童年：“我小时候上学，每天要走十
里山路。”他的目光扫过远处的山脊，那
里隐隐可见一条羊肠小道，“冬天雪深，
得拄着棍子探路前行。”

善清接过话茬：“过去，在这里念书
的孩子很苦。早上翻十里山路上学，下
午再翻十里山路回家，午饭仅靠从家带
两个红薯充饥。许多学生没鞋穿，都是
光着脚在山里跑……”他指向远处的山
坳，“有个学生家就住那儿，每天上学得
蹚过两条小溪、爬过两座山。”原来，善
清当年曾在这里教过书。

站在群峰之巅的七彩岩远眺，沧浪
山群山起伏，绿意浩荡；苍茫山色如波
翻浪涌，恰似一片凝固的大海！我骤然
一惊：沧浪山何以得名“沧浪”？此景
便是最好的答案！

2005年我回乡采访，筹备撰写《大
江北去》一书时，曾听闻已退休的原郧
阳地委副书记李才讲述一段往事：1969
年“中国二汽”在十堰建厂，全国各地 30
万人涌入十堰大山，当时这里缺房、缺
水、缺菜、缺燃料……为解燃眉之急，郧
县（现郧阳区）在红岩背林场开展勘探，
成立“胜利煤矿”，组织 7000 人在山里
为“二汽”挖煤。这 7000 人中，有几千
人是从上海、武汉来的知青，皆是十六
七岁、十八九岁的少年。彼时煤矿的煤
质较差，产出多为煤矸石，直到襄渝铁
路通车、外煤得以运入山区，这几千名
挖煤人才陆续走出深山……

在林区办公地前方，一栋白墙黑瓦
的房屋外墙上，挂着一块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随处可见的“农业学大寨”标语。
而就在这座房屋前，立着一块指示牌
——我蓦然看到牌上“胜利煤矿原址”
六个白漆字，下面有小字标注“由此前
行 1000 米”。刹那间，我血往上涌，心
倏忽一紧：啊，这里就是当年的胜利煤
矿？就是红岩背林场？我看着指示牌
箭头所指的方向——正是善清先前指
过的那处峡谷，久久出神……

我不禁想象起 50 多年前，7000 人
在海拔 1000多米的秦巴山里挖煤的情
景。写到这里，我想对守山人王贤文
说：在打造沧浪山 4A级景区过程中，一
定要将胜利煤矿遗址纳入其中。今天
的“二汽”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汽车工
业的骄傲，而在它初创的艰难岁月里，
曾有 7000多人在沧浪深山为之付出汗
水与青春。这是一支多么值得纪念的
群体!

唯有大自然的沧浪和人类历史的
沧浪涌动在一起，才构成了沧浪山有别
于其他景区的震撼与壮丽！

中山市之南，有峰据于珠江口者，五桂山也。五桂古称香山，因
盛出沉香而遐名于世，岁供朝廷，外销四国，香山县亦因此得其名焉。

循路而上百余武，有绿植生焉，多吊钟、杜鹃之属，含苞欲放。
松杉矗于其间，青葱拔翠，或有远立于山石之上者，则嶙峋千奇，虬
枝老杆，乃野生与人工之异也。行数百武，豁然有水声，则见小泉
汩汩，出于石涧，水质清冽，游人多于此盥手濯缨。复行里许，觉力
疲，而至观音小寺矣，土人多往此焚香敬神，祷祈今岁之福。稍憩
以备登峰，寺至峰仅数丈，然无阶无路，需攀岩而上，或有携手搀扶
者，或有龙腾虎跃者。奋然至顶，顿觉耳目清明，豁然开朗。南俯
水库，五桂之泉汇于此；北瞰山麓，层峦叠翠，似卧虎藏龙之地。东
见来时之路曲折萦回，往来旅人不息，西则电视塔立它峰之上，茕
茕独立。四望之，慨然生苏子瞻超然台之感。山虽不过百丈，然山
林草木之色，自然清爽之气已悦人心人目矣。

刘梦得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今五桂
山可谓兼得之矣。然山之景，无人观，无以知其美，无人护，无以全
其美。今虽倡绿水青山之言，若无人行之，则徒视为空言矣。燃烟
花爆竹于山，山焚木灭，仍有美景乎？吾人当警之也。

时值乙巳新春，粤有行大运之俗，阖家往焉。归，闻有燃烟花
而致山小火之事，遂记之。广信文浩全。

（作者简介：文浩全，生于二零零五年，广西梧州人，现居广东
中山。阙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

游 五 桂 山 记
■ 文浩全

三国吴黄武二年，吴帝孙权筑夏口，于城奥黄鹄几上起一望
楼，名曰黄鹤。其雄踞于长江南岸，巍然处蛇山之巅，乃江南三大
名楼之一也。外观五重飞檐，内隐九层之构，暗合九五至尊之象，
尽显帝王之气。

若值春和景明，登楼远眺，但见万家鳞次，阡陌纵横，草木葳
蕤，生机盎然，恍入锦绣画卷。树木葱郁，生机勃发，则全然入春之
感矣。及至霜旦之时，寒江凝白，朔风萧瑟，骚人墨客虽稀，然银装
素裹之间，独赏玉树琼枝，心游太虚，宛若置身瑶台阆苑。

至若盛夏炎蒸，火云如盖，行人避暑，市井稍寂。此时凭栏，但见
千峰叠翠，云霞触手可及，几有凌空揽日之豪情。及至秋高气爽，金
风送凉，游者如云，皆趁晴爽而来。极目楚天，忽觉楼宇与天地共色，
恍见昔人乘鹤凌霄，直入琼霄碧落，方信此楼真有仙家气象。

自东吴肇建以来，楼历十余毁圮，然历代主政者必倾力重建，何
哉？盖因黄鹤楼非砖石之筑，实为文脉所系。余今日登临，虽不见昔
时鹤影，然其如椽巨笔书写天地文章之气魄，未尝稍减。此等气韵，
固将与我天下士子挥毫泼墨、笔落惊鸿之志遥相呼应哉？吾恍见焉。

（作者简介：尹汉檬，生于二零零六年，内蒙古赤峰人。阙里书
院文言写作班学生。）

黄 鹤 楼 记
■ 尹汉檬

寅时三刻，天光未醒，织女河面已
泛起乳白色轻雾。这雾像是从明成化
年间（1465-1487 年）的旧梦里蒸腾而
出，带着时光沉淀的醇厚气息。当第一
缕炊烟从马头山羊馆的烟囱里怯怯探
出，整条老街便在羊肉汤的暖香中渐次
苏醒。那烟迹初时纤细如仕女描眉，渐
渐丰腴成水墨画的写意之笔，携着郧西
特有的花椒与桂皮香气，轻软地拂过清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所建的渡春桥
石栏。

晨光初吻：羊汤里的光阴故事

老龚家的汤锅，自星子未褪尽时便
已开始吟唱。那咕嘟声里藏着三代人的
记忆：祖父辈的柴火噼啪作响，像是岁月
深处的絮语；父辈的煤块轻声爆裂，如同
往事在暗夜里绽开的烟花；到如今天然
气的蓝色火焰，安静地舔着锅底，倒显得
时光愈发矜持。羊肉在浓白汤汁里浮
沉，宛如云朵裹着月光，于渐明的天光中
泛着珍珠般的色泽。

“要撒把香菜才地道。”第七代传人
龚卫波手腕轻抖，香菜便雪花般落进汤
里。这香气与巷口乞巧花馍蒸笼揭盖
时腾起的麦香撞个满怀——那花馍捏
作喜鹊连桥的造型，老师傅指腹按压面
团的力度，恰如当年绣娘织锦落针的巧
劲。炉灶烤羊排的甜香裹着果木气息
穿街过巷，与早点铺炸油条的滋滋声相
和，织就一曲晨光里的市井奏鸣。

石桥晓色：青石板上的时光印痕

渡春桥的 24根石柱在晨曦中显露
沧桑，柱上“三千年前会秦楚，五百里内
划庄园”的字如岁月刻下的皱纹。卖豆
腐脑的刘大爷推车走过，车轮在青石板
上碾出的韵律，与 1849 年首辆马车驶
过的声音遥相呼应。

织女河总是醒得最早——水纹揉
碎晨光，将云影、老榆树与现代玻璃幕
墙的倒影统统揽入怀中。这些交叠的
影像，恰似这条街的命运——古老与现
代在此达成默契和解。垂钓者坐在河
岸，鱼竿划出的涟漪，与五百年前如出
一辙。

午间絮语：阳光下的新生脉络

2022年启动的老北街修复改造工
程，让 573户民居既留存明清古韵，又
融入现代肌理。青砖灰瓦的店铺门前，
新挂的木质招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
光泽。织女绣坊里，年过花甲的非遗传
承人正在指导年轻人绣制七夕主题香
囊，针线游走的细碎声响如春雨润物。

手工织布馆的织机咔嗒作响，像
是时光的节拍器。游客在这里体验古
法织布，梭子穿梭的韵律让人恍惚穿
越时空。隔壁VR体验馆里，孩子们通
过全息投影与喜鹊互动，欢笑声与织
布机的节奏奇妙共鸣。这条曾经破败
的老街如今焕发新生，成为“城市会客

厅”——既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又留住
了原住民。

暮色浸染：灯火初上的魔法时刻

当夕阳最后一缕金线隐入西山，
七夕天街便展开它每日最动人的变
装。2025 年改造后的街区形成“三园
九坊”格局，最先亮起的是拱辰门檐下
的宫灯，暖光如蜜糖般从琉璃灯罩中
流淌而下，慢慢浸透青石板路。随后，
整条街的灯次第绽放——渡春园、留
春园的景观灯勾勒出亭台楼阁的飞
檐，非遗工坊窗棂上的剪纸在地上投
下喜鹊的剪影，戏台檐角的鱼龙灯摇
头摆尾，活灵活现。

穿汉服的少女从暮色深处袅袅而
来，裙裾扫过新刻的“天上七夕·人间郧
西”地标文字，佩环相击的清脆声响，与
百年前大家闺秀途经此地时的环佩叮
咚如出一辙。3D全息喜鹊从游客掌心
掠过的刹那，总能引发阵阵欢笑，这笑
声惊动了老榆树上的宿鸟。

夜市流光：古今交融的活色生香

渡春园戏台前最为热闹。说书人
醒木一拍，郧西版的鹊桥相会便在现代
科技营造的星空背景下重现。台下坐
着听这故事长大的白发老街坊，也站着
举手机直播给远方友人的年轻人。

隔壁七夕茶社里，老板王华建向客
人讲述特调茶饮背后的传说，玻璃杯中

的茶叶舒卷如鹊桥相会之姿。商户周
威忙着招呼客人，笑称街区改造后“生
意越来越好，日子更有奔头”。

夜深人静：月光缝合的时空

子夜时分，游人渐散，月光如水银
般倾泻。值夜人的手电光柱缓缓巡弋，
掠过“老字号”牌匾上遒劲的笔锋，又抚
过新店铺线条明快的玻璃橱窗。这时
若独自立于渡春桥上，便仿佛站在时空
的交界线上。桥西，七夕天街尚有零星
灯笼执着地亮着，像是贪玩不肯睡去的
星子；桥东，老北街已完全沉入静谧的
夜色怀抱，呼吸均匀。织女河在脚下潺
潺低吟，为这场永不完结的对话配上最
天然的伴奏。

黎明再临：生生不息的轮回

待到东方既白，清洁工老李开始清
扫街道。见到完整鲜艳的落桂，他小心
俯身，用扫帚轻轻拢到树根旁。这动
作，与这条街一般古老，又一般新鲜。
快递小哥骑电车驶过，车篮里新采的野
菊在晨风中摇曳。

光阴在此循环往复，却又螺旋上
升。老北街与七夕天街，如经纬交织，
共同织就一幅永远在生长的锦绣画
卷。当第一缕炊烟再次升起，新一轮的
对话，便在这熟悉而温暖的香气中悄然
启幕。这心跳，源自历史深处，搏动在
当下每刻，也必将延伸至可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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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游记

这些年，无论我走得多远，身上总系着一根看不见的丝线——
线的另一端牢牢拴在老家竹溪县蒋家堰镇猫子沟村的青石、溪流、
翠竹或果树上。每次回乡，我都满怀期待，只为让故乡独有的灵气
洗去我在都市里沾染的疲惫与无奈。

一回到老家，我就会四处走走。当脚步踏上通往后山顶的小路
时，周遭的一切便豁然开朗。这是一种有质感的静，并非无声，而是滤
掉了车马喧嚣与人声鼎沸之后，生命本真的清音。最先迎接我的是路
旁的竹林：风穿过竹林时，不再是城里那种蛮横的冲撞，反倒化作千万
只温柔的手，轻轻拂过每一片竹叶，发出簌簌的、私语般的声响。我曾
将遗落在竹林里的残破风铃挂在竹枝上，风一吹，风铃的叮当声便与
竹叶竹枝的摩挲声相互应和，成了我生命中一段独特的乐章。

路旁是一方小小的池塘，塘边立着两棵老树——一棵是垂柳，
树龄近六十岁，为堂哥离家时所植；另一棵是白杨，树龄更逾七旬，
由另一堂哥栽种。柳树树皮皴裂如龙鳞，顶端却披垂下万千条柔
韧丝绦直探水面。白杨则截然不同，它笔直而倔强地刺向天空，银
白色树皮在夕阳下泛着光，密层层的叶子稍遇风拂，便哗啦啦作
响。那声音不似柳丝的缠绵，倒像是一阕铜琶铁板的壮歌。

池塘旁，便是我家的老院。如今老院早已没了半点遗迹，就连
零星残垣断壁也被一大丛蔷薇花严严实实遮盖，寻不见昔日的热
闹与繁华。岁月让老院静静卧在旧时根基上，沉沉睡去。几丛野
菊从墙头探出身，缀着金黄的花萼。几块菜地里，青青菜苗长势正
好。高高的地基石坎，默默诉说着曾经的沧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近五十人在此生活。他们犁田打耙、砍
柴磨面，刀砍肩扛间，既磨出了岁月的痕迹，也扛来了日子的烟火气。
我仿佛还能听见转磨沉稳的隆隆声，听见棒槌与衣物、石板伴着水声
起落的脆响——那声音里，有日升月落的恒常，有春去秋来的耐心。

我走到池塘边，俯下身来。池水里沉着柳树与白杨的倒影，也映
着天上流云的踪迹。一群大小不一的鱼儿在啃食水草，慢悠悠地摆
着尾。我将手浸入水中，那股凉意顺着臂膀丝丝缕缕漫上来——这
池塘的水温柔而包容，带着水草与泥土生生不息的气息。

这气息将我拉回曾经炎热的夏季：一群伙伴在池塘里游泳，大人
们从不高声呵斥，只是悄悄把所有人的衣服藏了起来。最后，大家只
能赤条条羞赧地跑回家，要么挨一顿轻罚，要么偷偷找件衣服披上再
赶回池塘。有意思的是，这时衣服总会原样摆在原地。这般做法，竟
是一种教育的大智慧，于默不作声中便达成了教育目的。

院子南面靠山沟的那眼古井，是我每次归来必去之处。拨开落叶
掬捧水入口，清甜中带着竹根的淡雅与岩石的坚毅，直贯丹田。我时
常想，这井水便是故乡最本真的能量——源自大地深处，经岩层过滤
沉淀千百年，终成这澄澈甘醇之味。我们这些离乡游子，尝遍世间各
式饮料，到头来最惦念的，仍是这一口纯粹的清甜。

行至老屋后的山坡，整个猫子沟村静静地卧在夕阳余晖里，宛
如俯卧的巨龙，青黑屋瓦连成片，恰似沉静的鳞甲。阳光像往昔一
样洒满每个角落，只是少了许多曾经和我一样的孩童。我是幸运
的，仍能像孩子般沐浴在故乡的阳光里。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故乡的灵气并非玄虚之物。它是这
口井水的澄澈，是这片竹林的清响，是这方土地的安稳，是老院的
沉静，是垂柳的缠绵与白杨的激昂。它是一种缓慢而坚定的节奏，
一种万物和谐共生的秩序。它以日复一日的安宁、无处不在的生
机，将我干涸的灵魂滋养得丰盈柔软。

转身踏上回城之路时，我的心是满的，脚步是轻的。我知道，
明日再入山外喧嚣世界时，行囊里已装满了猫子沟的月光、竹韵、
清泉，以及柳丝与杨叶合奏的生命韧性交响曲——这，便是故乡赠
予我最慷慨、最强大的能量。


